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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黑龙江文学所取得
的成就令人瞩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学发展格局中，地位非常重要。《龙江当代
文学大系》的编选者们显然意识到要正确
认识和评价龙江当代文学，必须以唯物史
观为指导，深入把握文学发展的自身规
律。因此，他们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后的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
学以及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作为一个整
体来思考，组合成这样一个黑龙江文学的
大观，让我们看到了黑龙江文学伴随着中
国人民生活前进的脚步在发展进步的时
代风貌。

虽不能说小说比其他文学样式更重
要，但“五四”以来的文学认识评价传统总
是把小说成就当做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
标志来看待。因此，某种意义上，小说的
成就可能代表着一个地域文学成就。如
果上述认识还算成立的话，我们可以说，
黑龙江的小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时期的
小说成就是相当突出的。一部《暴风骤
雨》，一部《林海雪原》，就足以表明黑龙江
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两
部小说直到现在，还像两座文学高山一样
让我们敬畏，尽管当代黑龙江小说不断有
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问世。

研究黑龙江的小说发展，我们不难发
现，一个深厚的主题贯穿于整个小说发展的
历史进程中，成为黑龙江文学发展之魂——
那就是一个民族为改变苦难的命运，为自
身解放与幸福而牺牲奋斗的坚强意志和
精神品格。这种民族生存斗争的主题实
际上在《讲话》中被提高到时代精神的高
度来认识，并一直成为新中国文学的基本
精神之魂。新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思
想基础上展开其伟大的时代风貌，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农村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
说、军事题材小说以及其他题材小说，并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留下丰富的文
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坚
持认为，新中国文学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
时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都和这样的时代
主题血脉相联。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这个传统的主题的继
续与弘扬。我们注意到，黑龙江的小说正
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向前发展的。

我们会更加注意到，新中国的艰难困
苦的历史赋予了黑龙江伟大的历史使命，
使这个地域注定要和新中国命运紧紧联
系在一起，注定要和国家民族的安全稳定
联系在一起——大庆油田和北大荒。这
两个战略坐标的确立，奠定了黑龙江特殊
的战略地位，是我们国家民族新的生存斗
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当代中国人民改变
命运的斗争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黑
龙江文学提供了独有的思想资源和表现
资源，加深了黑龙江文学主题的厚重性。
由于大庆石油文学和北大荒文学的形成，
黑龙江的小说创作不仅在地域文化风情，
民风民俗描写上有别于其他文化地域的
小说，也在主题厚重丰富以及独特性方面
形成了别的文化地域的小说所不具有的
优势，从而开辟出黑龙江小说新的走向，
坚定了黑龙江小说主题的表达。正是黑
龙江人民的伟大牺牲和奉献给黑龙江小
说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黑龙江的文学是丰富多彩的，小说创
作也是多种多样的。许许多多的作家为
表现这片土地人民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
努力，创作出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但是
一讲到黑龙江的当代文学史，必须重点提
及大庆油田文学和北大荒文学。实际上，

就小说发展规律看，大庆油田文
学和北大荒文学并没有仅仅成为
文学史，而是当代文学历史的进
行时。它们发端于新中国时期，
却成熟于我们这个时代，有了代
表性作品，有了代表性作家，成为

黑龙江文学立于全国文学的两个闪亮品
牌。这两个闪亮的文学品牌是由生存斗
争的文学主题支撑着的，因此，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生
长点。可以说，这两个丰厚的文学资源应
该是取之不尽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会越来越深刻地认
识到，这两个文学生长点的重要性，越来
越认识到《讲话》以来的中国文学精神主
题的重要性。之所以特别看重大庆油田
文学和北大荒文学，是因为这样的革命文
学传统正在被当前流行的消费文学和休
闲文学所严重消解，中国文学精神有可能
正在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转变。在这个
意义上，强调生存斗争的文学是对当下的
一种警示。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的编选者们显
然意识到这样一种文学的主题和文学思
想的进步有着必然的关系。可以说，源于
民族解放斗争生活，得到《讲话》精神所确
认的生存斗争的文学主题，在当时就是一
种进步的文学思想，也是一种先进文化的
表达。这种进步性和先进性已经成为中
国文学发展创新的经验与传统，推动着中
国文学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很
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总是只会在国外寻
找先进的文化，以为国外才有先进文化，
找来找去，进了许多误区，走了许多弯
路。自己的文学不但没有多大进步，反而
困难重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了共
识——先进的文化其实本质上是人民和
民族创造美好新生活伟大斗争的产物，必
须立足于自己国家民族的时代生活，在人
民创造与进步的历史中找到先进文化，才
能推动文学的进步。黑龙江文学的进步
正是有了先进文化之魂。

赤叶这个名字如果不是因为要写这篇文章，
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有次翻开《龙江当代文学大
系·诗歌卷》，恰好第106页，迎面而来的便是《向远
方》，写的是建井工程队工人的生活与情怀——新
的矿井建成了，工程队走向远方、新矿工来到建好
的矿井，“声声鞭炮夹杂着汽车的吼叫/起伏的欢呼
间和着相互的叮咛/矿山人就是如此质朴又深厚/
总是为别人幸福而引为光荣！”诗句没有什么新奇，
但联系起诗句描绘的那个火红年代所常有的场面
和诗句背后的故事，给人的冲击是巨大的。而类
似这样与新中国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相呼应的诗
篇，在黑龙江诗人笔下甚为常见。沙鸥所说：“我像
看见了那些工友，/怀着水蜜桃般饱满的快乐与热
情，/紧张地工作在炉旁。”（《太子河的夜》）。就是
这样的激情，就是这样在远方而永远向着更远的
远方的情愫，总是在不经意中重击着人们的心灵。
黑龙江诗歌承继了我国诗歌沉郁、刚毅、蕴藉的传
统，写出了多种生存条件下的坚韧，以及昂扬向上
的情愫，体现出多样化的艺术追求。

向远方的人们最热爱的是自己的祖国，“太阳
会落下，/河水会干涸，/你——中国人民胜利的旗
帜，/却永远年轻，永远高高飘扬在世界上！”严辰
的《国旗》奏响了共和国赞歌动人的旋律。难怪，
梁南说他愿坚定地追随在祖国之后：“我不属于
我，我属于历史，属于明天/属于祖国——花冠的
头顶，风的脚步，太阳的心/从黎明玫瑰色的云朵
穿过，向远方……这行进之音，恳切而深沉/像探
索一样无尽……紧紧把祖国追随”（《我追随在祖
国之后》）。因为伟大祖国的步伐、呼吸是那样地
吸引、鼓舞着他的儿女。并且龙江人在祖国的怀
抱里永远自信：“跌倒了，路依然坦荡/爬起来，头

仍旧高昂”（《郑义成《生命之旅》）。
向远方的诗神是大气、粗壮、豪迈的，他们愿意把父亲作为诗

歌中一个重要意象，充分彰显诗歌的阳刚特质。潘永翔如是说：
“一个丰收的季节/颂词与挽歌/在父亲的目光中一天天长大”（《松
花江》），父亲是个永远向远方的战士、建设者、开拓者，正如王英文
所言：“那天父亲把红旗的一角/为我系在脖子上/就离城走了”

（《那以后的事》），每个有志向的龙江人都或多或少地承继着父亲
的性格与命运，于是，我们看到白帆这样吟诵：“我在父亲身后摞着
麦子/摞着摞着把自己也摞成了父亲/后来 父亲像麦子一样被
割倒了/麦芒和阳光在岁月的天空交相辉映/护送超脱的灵魂横渡
天宇”，而在70后诗人姜超那里，对父亲的言说显得更为悲壮：“毒
日轰鸣着掀翻土地的血脉/我的故乡就这样丢了/影子摇晃的舞蹈
里/首先是父亲/其次是写诗的我”（《我把故乡丢了》），父亲、故乡、
诗、我，密切联系在一起，故乡不再，则父亲不再、诗情不再。

向远方的龙江人对爱情的抒发特别炽烈，1980 年发表于《诗
刊》第一期的林子的《给他——爱情诗十一首》是当代龙江爱情诗
的代表，她的诗句有的堪称惊世骇俗：“所有羞涩和胆怯的诗篇/对
他，都不适合/他掠夺去了我的爱情/像一个天生的主人，一把烈
火！”有的则优美蕴藉：“思念，是一条悠悠的小河/时间的帆船在上
面漂过/当爱的春风往心坎上吹拂/就泛起了阵阵清波……”这样
的诗句在当代文学中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刘云开的《一只鸟》这样
婉转地表达爱情：“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只鸟/为爱情醉了/而这跌跌
撞撞的家伙/竟栖在我的心上”；而老诗人苗欣的《问与答》则写得
格外隽永：“相见在夏，相恋在夏/——你是我心上的茉莉/秋日芬
芳，冬日也开花”，体会起来，真有蕴藉无限的感觉。

本书开篇是方行的《我的歌》，作品以非洲土著口吻，表达对超
级大国的不屑，这样胸怀开放、意念充盈的诗篇堪为主流。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 5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的手法、意象大多
是写实的、具象的、直接的，而 60后作者，或者发表于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诗人的作品，则有明显的抽象性、语义多样性。同样是写
雨，1940年出生的宋歌说：“雨雾里一声春歌响//湿漉漉的音符带
雨滴/顺着歌声找人影/咋不见山村野闺女？”（《杏花雨》）而在1971
年出生的王冬冬那里，雨的情调是这样的：“如果是夏夜里的叶子/
响亮地叫起来/平静的池塘里也会有/江河样的澎湃/把绛蓝色的
窗帘/挂在时间的另一端”（《夜晚有雨的脚步是必要的》）这也许是
时代发展、社会变化之必然吧。而在本诗卷的最后一首——曹疏
影的《海报》里，女诗人眼中所概括的“海报”命运居然是这样的：

“墙皮可以容忍绿苔，却推开/不属于自己的纸角，灰尘和灰尘/在
胶水的印迹里拉着手/这个城市的风把它吹得更卷”。但是，像

“雪”这样的意象，在龙江诗人笔下绝对刚毅而迷人，并且绝对没有
不带感情的无动于衷。“年复一年的雪花/开在平原的枝头/让锐利
的北风/为一片新生林带剪彩”（潘永翔《落雪》）；而王勇男《多雪的
冬天》则直抒胸臆：“感谢母亲生我在北方/感谢北方养我在大雪小
雪里/年年岁岁”。这些诗句都让人看到了龙江人不同的艺术追
求，看到了新时代龙江诗歌的多种可能。

面对浩浩 11 卷《龙江当代文学大系》，我挑选
了“报告文学卷”进行研读。为什么呢？因为这里
面有不少震撼过我的心灵的作品。虽然黑龙江在
小说和诗歌等领域同样有突出成就，但在我的学生
时代、青年时代以至新时期以来，黑龙江一些报告
文学名篇确乎一直存留在记忆深处。我想重温它
们。这也许是一种怀旧心理吧。我注意到，这个选
本是以是否写黑龙江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为其选择
范围的，于是包括了本土作家和异地作家的作品；
如今把这么多好作品集结起来，比印象中的丰富还
要更丰富。可以说，这个选本阵容壮观，琳琅满目，
大作联袂而来，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

我始终认为，对报告文学来说，“写什么”至关
重要，因为它主要还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有点接近
摄影艺术；而对小说来说，“怎么写”就更加要紧，因
为它要创造一个真实世界之上的虚构的和想象的
世界。正因为如此，对报告文学的创作而言，它所
面对的真实世界的广阔与丰富程度便是第一位
的：要看这里是不是有大事件大人物云集，是不
是有足够的历史价值、新闻价值和文献价值，是
不是有惊心动魄的瞬间或传奇色彩的人物，这里
有没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积淀，都是很关键的，需
要作者的慧眼去认识和发掘。当然，也不可一概
而论，小人物小事件也照样可以写出深刻的意
味，但是，毕竟题材原型本身意义的大小对于选择
具有决定意义。只要看一看就会发现，黑龙江实在
是一个报告文学创作的富矿；抗联的血战史，早期
铁路工人的血泪史，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史，黑土地
北大荒的开垦史，大庆精神大庆人的豪气干云，“东
方莫斯科”哈尔滨的风雨沧桑，哪一个方面不是包
含着可歌可泣的故事呢。

我之所以认为黑龙江的报告文学对全国的创
作有其独特贡献，是因为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和
文学时期，黑龙江都捧出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并成
为那个时期标志性的作品。在“十七年文学”时期，
报告文学虽有过一二次短暂的兴盛，但总体上好作

品不是太多，这一文体还没有十分成熟，它与
特写、通讯、速写、纪实散文的关系也比较模
糊，只强调发挥“轻骑兵”的作用。可就在那
时，像《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史》写
沙俄侵略和压榨下的黑龙江铁路工人悲壮的
抗争，以及解放后翻身做主人的巨大喜悦，使
之成为写厂史村史热潮中的颇为突出的代表
性作品。另一篇借助散文笔法写成的《雁窝
岛》，生动有趣地描绘了北大荒的拓荒史，写
转业官兵、早期知青如何共同开发北大仓的
艰苦卓绝、乐观豪迈。我至今还记得若干动
人细节。

当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还是刘白羽的
《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袁木、范荣康的
《大庆精神大庆人》，以及延伸到新时期之初
的魏钢焰的《忆铁人》，直到上世纪 90年代的
孙宝范、卢泽洲的《铁人传》。这些代表性文
本的精神基调及其影响力早已超出了报告文
学领域，而是全面的，深远的。刘白羽笔下的
理想主义和大力抒情；魏钢焰及其他人笔下
的大庆精神——为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爱国主
义精神，英勇无畏、艰苦奋斗的自力更生精
神；特别是对铁人王进喜的有力刻画，塑造出
了一个无比忠诚、无比顽强，目光远大、胸怀
四海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典型形象，这是
历史所不能忘记的，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然
闪放着光辉。

进入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进入了它空
前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上世纪 70年代末到
整个80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报告文学
真正独立了，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
文体特征和专业队伍，创作出了一大批振聋
发聩、激荡人心的优秀之作。当时，我曾在拙
作《报告文学的勃兴与嬗变》中对此有过描
述。所谓报告文学的成熟和独立，主要指创
作有强烈的时代感、同步性、敏锐性；创作具

有独立思考精神，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指它对依附性的摆
脱，它有了自己的专业队伍；创作的题材无比广阔，无所
不包，作者有选择的自由；创作风格样式手法的多样化，
汲取多种文学营养丰富了自己，比如政论式、全景式、散
文式、系列化、日记体都出现了。这个时期对报告文学来
说，不亚于一次文体的革命。我认为，这个时期有两部作
品带有突破性，一部是《人妖之间》，另一部是程树榛的

《励精图治》，一个是批判性的，一个是讴歌性的，但都不
可或缺。《人妖之间》无疑是一部极重要的作品，它以轰动
一时的王守信贪污受贿案为中心，通过对王守信建立的

“黑暗王国”的揭露，通过对极左路线、封建残余、关系网
的分析，触及了深刻的社会重大主题；而《励精图治》一经
发表即轰动全国，其主人公宫本言几乎与《乔厂长上任
记》中的乔光朴齐名，同为风云一时之人物。正如编者所
言，这部书写“共和国工业的顶梁柱”——齐齐哈尔重型
机器厂的艰难改革历程的作品，“是黑龙江报告文学走向
全国的开端，是黑龙江报告文学在那个难忘的岁月中取
得的重大成就的一个标志”。这部作品的成功并非偶然，
它突破了车间文学的模式，视野开阔，写出了新一代改革
家大刀阔斧、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上世纪 80 年代是个继往开来、新人辈出的文学时
代，报告文学领域也不例外。黑龙江报告文学界出了一
批新人，而其中，蒋巍和贾宏图头角峥嵘，格外引人注
目。他们以犀利的眼光、对“问题”的敏感、饱满的时
代激情、旺盛的创作力，携带一批生机勃勃的新作品，
登上了文坛。他们既是属于黑龙江本土的，又是具有全
国影响的。他们合写的《大洋的此岸与彼岸》初具影响，
后来，蒋巍有《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人生环行道》《中国地
龙热》，贾宏图有《大森林的回声》《她在丛中笑》等。这两
位作家，蒋巍的诗情更浓，贾宏图的理性更胜，但他们共
同的特点是，经受过上山下乡的磨练，对中国社会问题有
长期思考，具有责任感。我之举出他们两位，并非只是
肯定他们个人的创作，而是通过他们，看黑龙江乃至全
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因为加入了大量新生力量和新鲜血
液，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全面刷新，文学性有了很大提
高。此后，在 80 年代末，出现了全景式报告文学思
潮，与这批新人的加入是分不开的。进入90年代，全国
的报告文学创作情况复杂，商品化、日常化、世俗化改变
着整个文学的主题倾向，同样改变着报告文学的选材。
黑龙江仍然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比如屈兴岐、张雅文、
门瑞瑜、郑加真、王忠瑜、孟久成、庞壮国、齐光瑞等人
的作品，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理论与批评卷》共编入66篇文学
评论文章和学术论文。此外，还列出 300 篇论文和 50 部专
著的存目。风风雨雨60年，仁仁智智数千篇，最终凝结为这
样一卷书，一卷展现黑龙江文学发展脉络、理论批评谱系与
学术创新超越的书，可以想见其工作劳动之繁难，专业智识
之通达，治学姿态之严谨。所以，这是可喜可贺而又可敬
的。这是一本珍贵的文论资料和思想资料。

龙江畔晓声，云海里广识，激荡中鉴奥，碰撞间创新。
这是我通读《理论与批评卷》后感到的激奋。本书所选的文
章，第一篇是老一代文学家关沫南1946年6月9日刊于《东
北日报》的文章《关于东北新文艺运动》；最后一篇是周兴华
教授刊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四期的文章《“我”与“我们”:
茅盾作家论的意义标志》，基本是一年选有一篇，可谓一花
一世界，一叶一春秋。

这部书精选的文章，站在时代的高度，整体性地标识着
黑龙江省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概貌，体现着黑龙江省各个
年代理论批评的水平，代表着黑龙江省理论批评队伍的文
学品位和学理追求。

读者会明显地感到，这部书的编选真是站在了时代高
度，倾力吸纳了近年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积极成果，充分
发挥了文学主体的自觉性，因而使得这部书焕发着透朗的
文学气息，充溢着浓厚深邃的学术理趣。无论是评论作家
作品的，还是总结地方经验的，无论是讨论文学思潮的，还
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都紧扣文学文本，文学主体，文学规律
和文学思潮，最大限度地剔除了碍手碍脚的附加物，读起来
颇感清纯流畅。

我很认同徐志伟在《本卷导言》中，对黑龙江文论的突
出成果和闪光亮点所作的梳理和归纳。那就是，在西方文
论方面，曹俊峰和张政文的康德美学研究，受到了学术界
的注目；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袁国兴的现代话剧研究和
罗振亚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在当代
文学研究领域，张景超的当代小说批评尤具特色。此外，
上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文艺学方法论热潮，在 90 年代的黑
龙江文艺理论界也多有讨论，其中的代表性学者是冯毓
云。而亮点之一是杨春时的“文学主体性”研究，亮点之二
是吴黛英的“女性文学”研究，亮点之三是“东北作家群”研
究和“地域文学”研究。

除此，冯毓云、罗振亚、杨春时、傅道彬和于元秀等优秀
学者的文章，均体现出强劲有力的学理冲击力与思想锋
芒。杨春时的《论文艺的充分主体性和超越性》对马克思主
义的认识论和文艺主体的自觉性进行了雄辩的阐释，张扬
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创精神和无限活力。他的文章告诉读
者，文学活动是最自由的精神活动，是最有独立品格和自由
意志的。任何外部因素和关联，会对文学产生这样那样的
影响，但都不能取消或取代文艺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正因
为文艺主体是以全面发展的人的身份来对待人类世界，因
而文艺才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感情。也正因为理想人格和
现实人格的冲突，才产生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复活》这样
的作品、聂赫留朵夫这样的形象。

“文学人类学”，这是个模糊的命题，至今仍有讨论。但
在十多年前，傅道彬在他的文章《文学人类学：一门学科，还
是一种方法？》中应该说讲得够清楚了。

再有，“现代性”问题在当今已具有“知识时尚化”倾
向。于文秀在《现代性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反思》一文中指
出，“现代性”这一概念似乎正成为可随时对接的流行话语，
不管有价值与否，不管有无重要或直接关涉，言必称“现代
性”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最后她提出，对于“现代性”，我
们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既有，我们完全有创造自己的“现代
性”的自由。在对中国复杂文化结构进行全面思改与整合
的基础上，建构一个适合中国文化现实的“现代性”，显然是
中国一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大势所趋的责任和使命。

以上所引述的几篇文章的观点，不一定很精要和准确，
而且也不能说这些问题都不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值得肯
定与赞佩的是这些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对文学有着
深度的理解和自信，对民族地域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互补
互促、交流互动关系有着清醒而自觉的认知，还有对各种文
艺思潮的倾力关注和积极姿态。

总的来说，《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理论与批评卷》给人
以诸多的启悟和裨益，或者把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提升到新
的起点。特别是在民族文学经验与世界视野关系方面，在
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等问题上显现得尤为突出。“全
球化”无论怎样推进和演化，都不意味着文学民族个性的
淡化或消解。积极倡导“走向世界”是发展中国文学的推
动力和作家的追求，是当今时代的潮流。然而，任何具有

“普适性”的知识建构和文学想象，都需要通过民族性和
地方性的知识介质与文学依托。广开视域，积极学习是为
了丰富发展自己，同时也影响他人，促进共同进步。有了
自己的根脉，有了自己的经验，有了自己的话语，才谈得
上激活、创新和超越。再者，文学主体自觉性和文学本质
特征的彰显，才会更有效抑制某些商业性、传媒性浓烈，
文学元素和人文精神缺失，随波逐流的“三俗”之类的东
西，假乎文学之名以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增加一分自
信，那就是真正的文学不会走到边缘，永远存在于人们心
中。

黑龙江报告文学的独特贡献
□雷 达

盛世修典
□胡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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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评论谱系与学术创新的标举
□包明德

生存斗争主题是龙江文学之魂
□木 弓

近两年常参加国家出版机构组织的一
些出版扶持项目的评选活动，故而了解到目
前图书出版方面一些重要工程的状况，总的
感觉是兴奋。国家强大了，终于有相当财力
投入文化建设和文化产品的对外译介了，这
是一个令人感慨的历史进步。盛世修典，从

“典”的繁荣，恰可看到“世”的昌盛。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就是在这一背景

下诞生的文学典籍之一。作为“大系”，其规
模达 11 卷 7800 页，仅仅收录黑龙江一省
1946年至2005年创作的小说、散文、报告文
学、诗歌、戏剧、曲艺等方面的作品，可见其

“专”。无疑，它不会成为畅销书，即便专家
学者作家中，出资购买它的人也不会太多，
出版上无钱可赚。但是，我想说的是，从它
的问世，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发
达。当年，《四库全书》也不过抄了 7 部，不
曾获利一文，束之高阁，却象征了一个朝代
的鼎盛。当然，《四库全书》也有问题，譬如
就不肯收录戏剧和章回小说，这个缺憾，在
今日各类文学“大系”中，是弥补了的。

中国当代文学是各地各行业文学的融
汇，谈到一国的文学，便忽略了省际，这使得
人们容易轻视省份文学典籍的价值。而实
际上，地理和人文环境对于区域文学的影响
是重大的，更何况，中国一个省份的疆域，约
已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其文学特色更易
于形成。研究这种特色，无论如何是发展区
域文学优势的必经之路。不仅中国文学要
有其特色，各地文学都应有其特色，文学才
能繁荣。关于黑龙江文学的质地，冯毓云、
罗振亚在《大系》导言中已有很精到的论述，
我这里还想说，从最浅显的层次看，黑龙江
的自然环境、居民性格和语言方式也足以构
成那里文学成长的特殊面貌。

在《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这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额尔古纳河右
岸》《赵一曼女士》等文学名篇中，我们领略
了那片黑土地上银装素裹、深山密林、千里
无垠、风啸雪卷的气势磅礴的壮景奇观。这
是一片与江南水乡截然不同的自然风貌，成
为文学作品中的环境背景时，背景下产生的
人物和故事也会不同。

黑龙江人的性格，被描绘为具有粗犷豪
放的气质，质朴率真的品性，热情大方的特
质，包容海涵的气度和风趣机敏的智慧，当
然，也会有其弱点。这里的性格被称为文化
性格，自有一定的文化历史渊源，它们构成
了中国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生动类型。
没有东北人形象的当代文学，会失色不少。

黑龙江的语言极富文学性，它接近普通
话，平晓易懂；方言部分底蕴深厚，多数从字
面上能解其意；许多谚语、俗语、歇后语内涵
丰富，充满人生智慧。而东北语言的幽默诙
谐，在全国或首屈一指，这使黑龙江的曲艺
戏曲格外生动。在著名的“二人转”创作中，
就产生过《王二姐思夫》，以及后来的《三只
鸡》《二上山》《五分钱》等名作。小品方面，
如果提到《招聘》《超生游击队》《打扑克》等
作品，恐怕也是家喻户晓。

正因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黑龙江文学
是很值得出版大系和加以系统研究的，各省
实在都有编辑文学大系的必要。

黑龙江曾被称为“北大荒”，“荒”字容易
给人留下文学遗产稀薄的印象，但通过“大
系”我们可以了解，这块土地上，大约五万年
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至金代其文化
建设已“粗具规模”。“大系”的功绩之一是搜
集了大量历史久远的民间文学杰作，如《秃
尾巴老李》《伊玛堪》《摩苏昆》《女丹萨满》

《少郎和岱夫》等。它们虽然不属于当代文
学，但编辑进来却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们
确证了黑龙江文学的根，说明黑龙江文学不
仅是移民文学，也是土著文学。

“大系”不是文学史，却是文学史坚实的
基础。中国当代文学需要逐步经典化，“大
系”本身已经做了经典化的初步尝试，相当
于评奖的初评。

白山黑水、平原林海架构的北方，是
一片神奇的土地，理应有大的文学家崛
起。事实上，龙江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确
也出现过辉煌的历史，龙江文学更是进入
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影响深远。哈尔滨师
范大学中文系的部分教师，在冯毓云、罗
振亚两位教授的带领下，历时5载，筚路蓝
缕，适时地编选了这套大型丛书《龙江当
代文学大系》。编辑《龙江当代文学大系》
这项学术工程，具有填补空白的拓荒意
义，在黑龙江省还是第一次。丛书规模宏
大，架构科学，分为小说卷、诗歌卷、散文
卷、戏剧文学卷、理论与批评卷、报告文学
卷、儿童文学卷、曲艺戏曲卷、翻译文学
卷、影视文学卷、民间文学卷，凡十一卷，
八百余万字。每卷前设有万字左右的序
言，对该卷所涵盖的内容进行概述及评
价。这套大系的编选，是对即将丢失、荒
废的龙江文学资料的及时“抢救”，更是一
项重要的文化积累，为进一步繁荣龙江当
代文学提供了创作和理论上的参考。

具有拓荒意义的
学术工程

□衣俊卿


